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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洛杉矶文学先锋创作：詹姆斯·凯恩和

霍勒斯·麦科伊 

王　琳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凯恩和麦科伊被称作洛杉矶文学开拓先锋，他们的创作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有着相似的城市经历。其
次，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没有归属感，都是无根之人。他们背离自己的生命之源土地，被蛊惑来到这片精神贫瘠之地寻找

希望和梦想。在这片梦幻的空间，人类基本的关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最终崩溃。这两位作家赋予洛杉矶一种全新的文

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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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４０年代是洛杉矶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在
洛杉矶文学的第一批重要作家中，詹姆斯·Ｍ．凯
恩和霍勒斯·麦科伊作为文学开拓先锋当之无愧。

他们的处女作品《邮差总按两遍铃》和《他们射马，

不是吗？》和雷蒙德·钱德勒、韦斯特、菲茨杰拉德、

巴德·舒尔伯格的代表作品一起为洛杉矶———南

加州文学的审美特征的定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正是这些作品的出现使得洛杉矶现代小说的文学

地位逐渐确立。沃尔特·威尔斯认为“凯恩的《邮

差总按两遍铃》和麦科伊的《他们射马，不是吗？》

为探讨南部加州兴起的地域文学开了一个

好头。”［１］

　　一　相似的加州体验

两位作家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在１９３１
年到达洛杉矶，在此之前，都是新闻记者，从未创作

一部长篇小说。对于凯恩和麦科伊来说，洛杉矶南

加州是他们文学事业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他们作品

中主人公灾难性命运的结束。

凯恩总共创作了三部洛杉矶长篇小说《邮差总

按两遍铃》（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ａｎＡｌｗａｙｓＲｉｎｇｓＴｗｉｃｅ，１９３４）
《双重赔偿》（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ｄｅｍｎｉｔｙ，１９３６）《幻世浮生》
（ＭｉｌｄｒｅｄＰｉｅｒｃｅ，１９４１又译作《欲海情魔》），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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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大众流行文化的氛围

中，他的作品可以与当时著名的硬汉侦探小说家钱

德勒齐名。这些作品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大受欢

迎。在洛杉矶，凯恩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归属感和成

就感。

１９３１年，好莱坞有名的米高梅电影公司给麦科
伊提供了一次去试镜的机会，从此，他决定到好莱

坞谋求发展。当时全美处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笼

罩中，好莱坞的电影产业也未能幸免。为了维持生

计，麦科伊曾经参与了全城闻名的马拉松跳舞比

赛。这次经历成了《他们射马，不是吗？》这部作品

的主题。在好莱坞，麦科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极大

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他的经济生活也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

　　二　洛杉矶：暴力与谋杀

凯恩的作品被冠以犯罪小说和黑色小说之名。

这与他作品的中心主题分不开：暴力、谋杀、性爱、情

欲、金钱。《邮差总按两遍铃》故事来源于生活中一

件真实发生的为保险金谋杀亲夫命案。这部小说的

题目看似与书中的事件没有联系，因为小说任何地

方都没有出现邮差和门铃，但有许多“两次”，两次谋

杀，两次车祸，两次审讯，两次死亡。据说作家是从

露丝案件中获得灵感：露丝为了能秘密地从为丈夫

买的保险单中获利，与邮差约定按两下门铃为信号。

为了骗取隐瞒丈夫所购买的个人意外保险金，

３１岁的露丝和情妇贾德·格雷用绳子勒死自己的
丈夫艾伯特。凯恩几乎把整个故事作为了他小说

的开始。小说以流浪汉弗兰克·钱伯斯的第一人

称叙述，他来到了路边一家小酒店。很快，弗兰克

就和店主老婆科拉勾搭上了，眉目传情，再后来，他

俩预谋把尼克杀死，霸占酒店，纵享情欲。出乎意

料的是，他们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在几家

保险公司和两位律师的较量中获利５０００美元的巨
额保险金。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往后的生活不

尽如意，他们相互猜疑、彼此折磨，备受精神的煎

熬。故事于此又来了一次意外。科拉在一次车祸

中丧生，弗兰克积极营救，但最后却被控告为科拉

的死负责。这两位被情欲和贪婪所控制的人最终

都在痛苦中死去。谋杀者讽刺性地逃离了法律的

惩罚，却又陷入另一件莫须有的惩罚之中。

《双重赔偿》在某种程度上又在重复着第一个

故事。因为这部小说的情节更是直接来源于露丝

案件。沃特·赫夫是加州通用保险公司的代理人，

他去纳德林尔家催缴保险费，碰巧遇上了他妻子菲

丽丝。菲丽丝引诱沃特一起筹划谋杀自己的丈夫

纳德林尔，让他意外死亡获得双重赔偿。然而，事

后两位情人陷入了对彼此的不信任和猜忌中，认为

只有杀死对方才能保证自己安全。在一次公园见

面中，沃特决定杀死菲丽丝，谁知菲丽丝更早地向

自己开枪。最后，他们两人同搭一条船，双双自尽。

梦想变成梦魇，人们被性爱的激情、对财富和

名利的渴望，实施非理性的行为，先体验到胜利的

滋味，然后又失去所有的一切。对性、金钱和物质

的饥渴把人带入了可怕的境地中。人物的内心和

灵魂被贪婪、焦灼、恐惧等撕扯，最后弄的遍体鳞

伤。弗兰克和科拉已经幸运的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得到了钱，但是却不能逃避彼此的折磨，沃特实施

了几乎完美的谋杀，但是他的情人被发现是个精神

病杀人狂，正计划要杀死他。

《他们射马，不是吗？》被认为是“一本来源于，

尤其适合一个名叫洛杉矶之地的小说。”［２］作品以

男主人公罗伯特第一人称叙述他和女主人公格洛

丽娅两个人参加好莱坞马拉松跳舞比赛，最后格洛

丽娅无法忍受现实，要求罗伯特用枪射杀自己的故

事。罗伯特是一位来自阿克萨斯的青年，他怀抱导

演的梦想来到好莱坞。他天生淳朴天真，对周围的

世界抱有幻想，尤其对好莱坞信仰坚定，是个乐观

主义者。格洛丽娅和作家一样来自达拉斯，在家乡

因遭遇了叔叔的性侵犯，曾试图自杀。由于自身的

复杂经历，格洛丽娅是个愤世嫉俗者。在她眼里，

世界是让人憎恨的，邪恶的。罗伯特和格洛丽娅两

人性格的对比就是传统的本土乐观主义与荒诞的

存在主义意识的对比。

罗伯特和格洛丽娅一起参加在海滨举行的马

拉松比赛。这种比赛最高奖金１０００美元，这对于
失业的人们来说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这种比赛

要连续进行３７天，没日没夜，每隔２小时才能休息
１０分钟。在这１０分钟内，完成进食、上厕所、休息
等等，所以所谓的免费住宿形同虚设，而食物很糟

糕。绝大多数人如同炮灰般被击败，只有极少数人

可能会赢到所谓的奖金，但其付出极其惨烈。比赛

还没有结束，格洛丽娅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濒临崩

溃，内里聚集的痛苦和失望越来越深，以致于最后

只有一个念头：死。这是一场摧残人身心的比赛，

不仅让参赛者精疲力尽，而且在精神上落入绝望之

境。比赛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崩溃与死亡。马拉

松跳舞比赛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具有

极大的欺骗性，被有钱人操纵，是洛杉矶承诺的背

叛。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好莱坞梦幻工厂的隐

喻。每天晚上都有参赛者从赛场消失，这种竞争残

酷而邪恶，正符合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

在无奈之下，参加马拉松跳舞比赛是格洛丽娅

最后的希望。因为“许多制片人和导演都会去观看

马拉松跳舞比赛。总有机会他们会挑选你并在电

影中给你一次开始的机会。”［３］最后，她清醒地认识

到现实的残酷，表达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控诉，

“电影世界是个污秽恶心的社会，”“你不得不见到

你不想见的人，你不得不友好地对待本质上你憎恶

的人。”［３］１１３早期所遭受的性侵害所产生的愤怒郁

积心中，死亡的阴影一直萦绕她心头，挥之不去，她

希望自己已经死去，存活的希望消失殆尽。比赛结

束后，绝望的格洛丽娅要求罗伯特用她口袋里的枪

打死自己，“这是唯一脱离痛苦的方式。”［３］１２７当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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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拿着枪对准格洛丽娅时，他脑海里出现了小时

候经历的一次场景：祖父对准一匹脚受伤的马，他

说了同样的话。后来当警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回答是：“他们射马，不是吗？”格洛丽娅就是一

匹遭受身心痛苦的马。这也就是小说标题的来源。

麦科伊的作品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萨特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认为《他们

射马，不是吗？》是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存在主义小

说。加缪也说他的《局外人》直接来源于此。格洛

丽娅就像一位存在主义英雄，深感虚无，被死亡纠

缠，拒绝毫无期望、完全堕落的生活。她曾对罗伯

特说，“为什么这些精力旺盛的科学家们总是试图

延长寿命而不是找到快乐结束生命的方式？世界

上一定有许多像我一样想死但是又没有勇气的

人。”［３］２３在她的虚无的世界中，什么都不重要，什么

都没有意义。她自认为是被上帝抛弃或遗忘的人。

“在这部寓意深刻的象征小说中，麦科伊有效地把

对好莱坞生活批判式的描绘与对人类存在的哲学

式思考结合起来，他创作的这部作品极大地增强了

好莱坞黑暗的文学形象。”［４］

　　三　好莱坞：梦幻工厂

这两部作品中人物的经历有着相似的固定模

式：科拉和格洛丽娅在好莱坞都是临时演员，她们

因希望和欲望而来，结果面对的是失望、暴力和死

亡。这种模式也是洛杉矶好莱坞小说绝大多数女

主人公的共同经历。好莱坞对于稍有几分姿色的

女性来说，非常诱人，因为若是一夜成名的话，意味

着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名利和财富。这些女性的

突出弱点就是轻信和盲从。她们不加选择地、轻易

相信城市流行文化媒体所宣扬的意识和观念：低俗

报纸杂志、广告和广播电视。她们盲目地坚信好莱

坞的允诺，所以才会在洛杉矶坚守到死亡来临。

科拉因为参加了一次中学选美比赛，获得了去

好莱坞玩耍的机会，后来就留在好莱坞。她曾经做

过临时演员，但是在有声电影的时代，她没有用武

之地，“我在屏幕上一张口，他们就知道我是干什么

的料了，我自己心里也明白，我只是得梅因来的一

个平庸邋遢的娘而们。”［５］两个星期后，她就流落到

廉价小餐馆当服务生，最后嫁给了猥琐的餐馆老板

尼克。尽管如此，科拉没有感到幸福，因为生活中

没有金钱和地位，也没有沟通和爱情。她心中的美

国梦彻底幻灭，但是弗兰克的出现，点燃了她内心

的激情，很快，两人就过上了放荡不羁的偷情日子。

激情之后她们想到了谋杀尼克以使得他们之间的

隐秘关系公开化或合法化。

格洛丽娅来好莱坞也是为了寻找她的明星梦。

在家乡的医院住院期间，她读到了一些低级的电影

杂志，并产生了去洛杉矶谋生的念头。一开始，她

对自己非常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夜成名的

大明星。但现实是一年内，她作为临时演员只参加

了四部电影的拍摄。最后等待她的是借助罗伯特

之手的“自杀”。

无论是弗兰克和科拉还是罗伯特和格洛丽娅，

他们都没有归属感，都是无根之人。他们背离自己

的生命之源土地，被蛊惑来到这片精神贫瘠之地寻

找希望和梦想。根源的失落注定了无目的的漂泊。

弗兰克身份模糊，四处流浪。通过律师萨基特之

口，我们得知他曾经去过弗里斯科、堪萨斯城、纽

约、新奥尔良、芝加哥、盐湖城、圣迭戈和威齐塔。

他喜欢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并试图劝说科拉和

他一起四处走走，科拉不喜欢这种游移不定的生活

方式，拒绝和弗兰克一同漂泊。

在这片梦幻的空间，人类基本的关系遭受了巨

大的冲击以致最终崩溃。男女之间关系仅仅剩下

情欲和性爱。为了满足金钱和情欲的欲望，人们不

惜冒生命危险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不归路。弗兰

克和科拉不由自主地、疯狂地相爱，为了这份爱试

图两次谋杀尼克。虽然谋杀成功，尼克死了，幸运

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还获得了保险金，所有的障

碍似乎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但是这对偷情人并没有

获得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因为那份看似坚贞的爱

情崩溃了。谋杀发生后，面对外界环境的压力，面

对死亡的恐惧，为了保全自身，这两个昔日的恋人

立刻就背叛了对方。这是人类保护自我的本能，只

是这份自我保护意识来得太快，经不起任何考验。

《双重赔偿》中的沃特和菲丽丝之间的情感关系在

冷酷的现实面前也未能幸免于难。

“凯恩和麦科伊赋予了洛杉矶一种文学身份，

他们给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隐喻：欺骗、幻想和失

落。对韦斯特、钱德勒、罗斯麦克唐纳德……来说，

南海岸对承诺的背叛体现在这些意象中：欺骗性

的、给人假象的建筑，以太平洋为尽头的高速公路；

在不由自主的、无目的和希望的行动中无根的人物

们；在贪婪、诱惑和暴力中毁坏的人类纽带。”［６］在

三、四十年代，作为洛杉矶文学发展的开拓者，他们

当之无愧。

参考文献：
［１］ＷＥＬＬＳ，ＷＡＬＴＥＲ．ＴｈｅＴｙｃｏｏｎｓａｎｄＬｏｃｕｓｔｓ：ＡＲｅｇｉｏｎ

Ｌｏｏｋａｔ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Ｆ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９３０ｓ［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ｌｌｉ
ｎｏ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１９７３：１４．

［２］ＭＣＮＡＭＡＲＡ，ＫＥＶＩＮＲ．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３８．

［３］ＭＣＣＯＹ，ＨＯＲＡＣＥ．ＴｈｅＳｈｏｏｔＨｏｒｓｅｓ，Ｄｏｎ’ｔＴｈｅｙ？
［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ｐｅｎｔ’ｓＴａｉｌ，１９９５：２４．

［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ＪＯＨＮＰＡＲＲＩＳ．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Ｆａｃｔｏｒｙ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Ｍ］．Ｎｏｒ
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ｋｌａｈｏｍ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５７．

［５］詹姆斯·Ｍ·凯恩．邮差总按两遍铃［Ｍ］．主万，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９．

［６］ＦＩＮＥ，ＤＡＶＩＤ．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ｉ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Ｍ］．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６３．

责任编辑：李珂

０９


